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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中 国 的 女性 于 人生 的 艰 途上

跋涉 ，一 向 负 荷最 重 ，男 人们 一 面
大叫 “冶 容诲淫”，一 面 又要女性
“ 螓 首蛾眉 ”，在 此 二律 背反 的 夹
缝中 匍 匐 ，女人 只 有 沦 为 封 建 王 法
与礼 教 的 奴 隶 ，做 一 台 安分 而 刻 意
打扮 的 生 育 机器 。随 着 社会进
步，新 中 国 女性 地位发 生 巨 变 ，
得到 人 们 应 给 予 的 尊 重 和 爱
护。然 而 ，近年 来 本 已 绝迹 的
拐卖 妇 女 的 丑 恶 现 象 竟 又 萌
生。1987年 以 来 ，全 国 被人贩

拐卖 的 妇女 儿 童达数 十 万 名 ，
仅安徽怀远 县 收 买 的 有 名 有 姓
的妇女便计数 万 人 ，山 东 嘉祥
县某 村 ，山 西 忻 州 某 村 买 妻 成
风，各 有50多 个新娘 是 买 来 的 。
这足 令人艰 于 呼吸视听 了 ，而

尤其 让人惊诧 的 是解救被拐 卖
人口 的 工作极 其 艰 难 ，颇 多 阻
力。我 市 警 察去 年 赴 安徽救 人 ，
数次遇 到 当 地村 干 部 推诿 ，几
十名 村 民 手 持猎枪棍棒 围 追 堵 截 ，
合法 的 救 人 反 倒 成 了 似 乎 非 法 的
“ 抢人”。朗 朗 乾坤 ，晴 天 丽 日 ，

有些 法 盲 流氓竟 然 无 法 无 天 ，横行
猖獗 。

有的 地 区 有 些人容 忍 妇 女被拐

卖，且 出 具所谓 的 结婚证 书 ；有 的
妇女数次逃跑 ，竟被打 断 了 双腿 ；
也有 女 子被逼 成 疯 或 悬 梁 自 尽。《宪
法》大 书 公 民 有人 身 自 由 ，然 落 难
的孤女 没 有 自 由 ；《刑 法 》正 告侵
犯公 民人 身 权利 属 犯 罪 行 为 ，然 侵

犯落 难孤女 的 行 为 当 地无人追
究。看 起 来 ，有 些地 方 的 本位
主义 是 高 于 法律 的 ，仿佛超 出
了我 国 法律 的 适 用 范 围 ，有 的
人决 意要视妇女 为 生 育 工具 ，
买卖 妇女 是 其 “优 秀 ”的 保持
节目 ，法律 管 他 不 着 。

好在 经过 长 期 的 孕 育 ，《关
于严 惩拐 卖 绑 架 妇女 儿 童 的 犯
罪分 子 的 决定 》终 于 分娩 了 ，
可以 撕碎地 方 、本位 的 臭 布 了 ，
不仅要严 惩人贩 ，对 买 方 亦应
惩治 处 罚 。盖 因 其 已侵 害 了 社
会主 义 社 会 关 系 ，构 成 非 法 拘
禁罪 ；强 娶 为 妻 ，则 属 “违 背
妇女 意 志 而 强 行奸 污 ”的 强 奸

罪；公 然 欺骗 或暴 力 干 涉 公安人 员
解救 工作 的 ，当 为 妨碍公 务 罪 ，理
应绳之 以 法 。有 刑 法 以 威 小 人 ，人
贩则 无 空 可 钻 ，妇女 儿 童 方 可 幸 免
于难 。

安葬八宝山的第一人
李威 海

八宝 山 是全国 闻名 的革命公墓 ，这里安葬和
安放着 中 国 党政军高级官 员 的遗体和骨灰 。

那么 ，谁是葬入八宝 山 的第一人呢 ？
解放初期在八宝 山 革命公墓修建 的 同时 ，周

恩来总理便交代 当 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，让他
大力 寻找我党北方局负责人 ，被张作霖杀害 的王
荷波等烈士 的遗骨 。

由于王荷波等 烈士殉难 已有20多年 了 ，小组
的人只好一边在收编的伪警察 中 了解情况 ，一边
查阅京师警察厅 的档案 。收缴的伪警察厅 的档案
五花八门 ，乱七八糟堆了 满满两大屋 子 。发黄脆
裂的档案上积满了灰尘和蜘蛛 网 ，稍一翻动就腾
起一股呛人的尘土 。要在这浩如烟海 的档案堆里
查找到烈 士 遇难 的时 间地点 ，真有 如大海捞针 。
小组 的几个同志关在屋里分头查找 、连着 干 了 两
三天 ，眼睛都熬红 了 。

这天 ，屋里 的人仍在聚精会神地查找 ，突然 ，
一个人高喊一声“找到啦 ，找到啦！”几个人凑
上前去 ，看到档案 中 记载王荷波等 18位烈士是在
安定门外的箭楼东侧就义 的 。几个人高兴得一蹦
老高 ，马上报告给薛子正秘书长 。

小组 的几个人顾不上休息 ，立即骑车赶到东
直门外的 乡 农会 ，请农会明天派民工帮助挖掘烈
士遗骨 。他们同时又找了 当 地几个老人 ，了解掩
埋烈士 的准确地点 。几个老人还依稀记得这事儿 ，

因为过去北京枪毙人犯多是在天桥附
近的刑场 ，这次要杀 的是共产党要 员 ，
怕在天桥执行时 出事 ，就秘密地在安
定门外的箭楼东边把王荷波等人杀害 了 。

第二天上午，10多个民工帮忙在
指定地点挖掘 ，干到 中 午 ，挖了有20
多平方米、1人深 的 大坑 ，可是连 烈
士的一个小指头也没见着 ，民工们有
些泄气了 。

吃过午饭 ，曹恩棠让民工 向 四边
扩展着挖 ，干 了一个下午还是没有收
获。

第三天又干 了一个上午 ，尽管范

围已扩大多 了 ，可依然一无所获 。下午 ，就在大
家都快要失望 的时候 ，一个粗壮汉子“哇 ”地一
声跳开 、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一个死人脑袋！”

“ 找到了！”曹恩棠一喜 ，扔下铁锹跑过去
一看 ，坑底果然有一个骷髅 。他跳下坑用那汉子
的铁锹小心地挖着 ，土中现出 死者的胸骨 ，民工
们又相继挖 出 几具 白 花花的尸 骨 。

曹恩棠判断是烈士们的尸骨无疑 ，马上派人
向市里汇报情况 。

第四 天上午 ，现场 已清理完毕 ，能找到的烈
士亲属也都来了 ，开始辨认烈士遗骨 。

王荷波烈士 的亲属一眼就认出 了王荷波 的遗
骨。因为王荷波长得十分高大 ，有一具明显大于
其它的遗骨 ，必是王荷波无疑 。

后来，18位烈士 的尸骨都有 了着落 ，市民政
局买了18个上好 的黑坛子装殓烈士们的遗骨 。吴
晗副市长将烈士遗骨 已找到的情况向总理办公室
报告 ，确定时间后 ，即通知有关部门和公墓做好
准备 。这是公墓安葬的第一批烈士。（选 编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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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幕之外

冯巩 住 院 记

故事片《站直 了 ，别趴下 》剧组连 日 进行紧
张拍摄 。冯巩疲劳不堪 ，得了 急性扁桃腺炎 ，头
痛发烧 ，难以支持 。

病房检查室 ，冯巩坐在医生面前 ，正接受例
行的检查 。他那两只小而细长的“象眼”，正集
中视力捕捉医生 的面部表情 。医生检查完毕 ，对
他严肃 地说 ：“你得 了 急性扁桃腺炎 ，体温39度
5 ，必须 立 即住院！”冯巩一 听 ，立 即 笑脸请求
大夫说：“请你尽量别 叫我趴下！”医生闻言一
愣神 ，还 没 有 弄 明 白 他 的 话 意 ，冯 巩赶忙 解释 ：
“ 要是我趴下 摄制组生产计划必然受到影 响。”
医生很坚决：“你如果不迅速趴下治疗 ，病情再
一发展 ，将会带来更多 的麻烦。”冯巩无奈 ，做
了一个鬼脸 ，用陕西话说：“那我听你的话 ，趴下 ！”

输液瓶架立在床边 ，冯巩正在输液 。军医吴
梅同志望着他酣睡的样子 ，高兴地笑了 ，她悄悄
对陪着 的支部书记刘民芳 同志说：“看来到后半
夜体温会降下来 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太阳光射进病室 ，从门外拥进许多人 ，争相
向冯巩问好 。他笑迷迷地点头致意 。

当冯巩美美睡了一个早觉醒来时 ，床前桌上
摆满了西瓜 、桃 、罐头 ；一束鲜花 ，一张纸条 ：
“ 冯巩叔叔 ，我来过三次 ，为 了您早 日 恢复健康 ，
送上一束鲜花。”

冯巩第二天向 导演 、医生要求 出 院工作 。
医务人员热情地送他

出院 ，他诙谐地对大家说 ：
“ 谢谢大家 ，电影 电视上
见！”

民芳　鲁 南

刊头 设 计　董 凤 山
本版 编 辑　叶 广 芩

美国 笑话 （二则 ）

调音师

钢琴调 音 师 ：“对不起 ，
先生 ，我是来给你的钢琴调音
的。”

主人 ：“哦 ，可 是我并没
有请你来给钢琴调音 啊。”

钢琴 调 音 师 ：“这我知道 。
是你 的邻居们要我来 的。”

猜错了

老师 ：“为什么你不洗脸
呢？连你早晨吃 的 什么都能看

出来。”

学生 ：“那么你说我吃的
什么？”

老师：“鸡蛋。”
学生 ：“错 了 ，鸡 蛋 是昨

天早上吃的。”

铁二 十 局 二 处举 办

《 铁臂 》书画展
铁道 部 第 二 十 局二 处 《铁

臂》职 工 书 画 展 18日 在 渭
南展 出 ，省 书 画 界 名 流 及 渭 南 行 署 专
员前 往 祝 贺 。

二处 是 1984年 由 铁 道 兵 集 体转 业
到地 方 的 ，曾 参 加 过 襄 渝 、青 藏 等 多
条铁路干 线 的 建 设 ，艰 难 地 创 业 历 程 ，
火热 的 工 地 生 活 ，为 职 工 们 的 书 画 创
作提 供 了 厚 实 的 创 作 源 泉 。他 们 的 作
品有 3幅被 中 国 美 术 馆 收 藏 。这 次 第 五
届书 画 展 展 出 的 130余 幅 作 品 ，集 中
反映 了 筑 路 工 人 豪 迈 的 情 怀 ，对 生 活
的热 爱 、对 理 想 的 追

求以 及 对 大 自 然 的 讴

歌，格 调 之高 昂 、艺

术之 纯 美 ，得 到 专 家

们的 高度赞扬 。

磊箧豫
杯漫画 大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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